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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十五回第四十五回  兵敗城西軍曹喪膽　營遷閘北司令無顏兵敗城西軍曹喪膽　營遷閘北司令無顏

　　再說那國民軍總司令部，規模闊大，人材眾多，每日汽車馬車，在他們前往來的，好似織綿穿梭一般。更有那高冠洋服，戎裝

佩刀之輩，每一點鐘間，出入其門者何止數百，與宋使仁的司令部，相去不啻霄壤。做書的也未便以同一筆墨，細為描寫，只可避

繁就簡，單表部中有幾位辦事人員，與閱者諸君，都有一面之識。便是從前倪伯和的朋友曾壽伯、尤儀芙、談國魂、李美良等，一

班民黨要人，現在也都當著重要職務。軍書旁午，忙碌異常。國魂專司稽查。有一天，他查得外間私設機關，自由招兵的，不下數

十處，還有勒捐軍餉，魚肉商民的，也不可勝數，人言藉藉，若再漫無限制，不但有毀國民軍的名譽，而且挑動地方惡感，實違用

兵人和之道，所以急急回部與壽伯等計議之下，決意報告總司令，設法取締。總司令得報，馬上發出一道通告，令各機關即日停止

招兵。限三日內將花名冊呈報到部，以便編制，逾限不報，即為非正式軍隊，查出責令解散，並不准私自勒捐軍餉。　　這通告發

到宋使仁司令部之後，宋司令便邀集汪參謀長、衛軍需長、陳秘書長，開了個緊急軍事會議。因係總司令部的命令，未便違背，只

得催光裕趕緊造好花名冊，由使仁親自送往總司令部，意欲拜見總司令，就詢進行方法。不意總司令日理萬機，那有工夫來接待

他，只能與管理名冊的總務科員曾壽伯接洽，令他回部約束軍隊，聽候編制。不幾天命令下來，因使仁所招的軍隊，只有一連，就

派他為連長，編入討袁軍第五營，所有參謀、秘書等，均著來部聽候量才錄用。使仁接到這個命令，大不滿意。因司令與連長，相

差太遠。他已作了幾天司令，忽然降為連長，場面上未免擱不下去。而且他口口聲聲稱慣了本司令，一旦要改為本連長，喉舌間也

頗覺木強。便是汪晰子、衛運同、陳光裕等，自參謀、軍需、秘書長一變為量才錄用，這階級也差得多了，所以人人心中都有一百

二十個不願意。但用兵之際，權柄屬於總司令部。總司令的命令，誰敢不依。沒奈何使仁只得向軍需科領了軍械，發給兵士，正式

操演。晰子等三人，卻往總務科謁見曾壽伯，聽候錄用。那時司令部投效的人，不可勝數。

　　壽伯與晰子本有一面之交，因他與運同都是本地土著，便派他們為調查之職。光裕留部襄助秘書。自此晰子、運同二人，都東

跑西奔，到處調查。但他二人那裡有調查的資格，惟有四路招搖，卻是一等拿手。幸得這時候上海全境，只有製造局中五百名北

軍，屬於北京政府管轄。此外南兵，共有二萬餘眾。眾寡之勢，自然不敵。北軍也自知兵辦薄弱，深藏局內，高壘深溝，關閉自

守，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外間無處不在南兵勢力範圍之內。但要這班北軍退出製造局，還不免有一番惡鬥。戰端一開，地方上就難免

糜爛。因此邑紳李平書等出場，勸北軍將領帶兵出境，情願貼還多少軍餉，以保地方安寧。磋商數日，未得結果。上海一班居民，

以為有李紳擔任調和，定不致發生戰事，所以外間兵連禍結，他們還高枕無憂。不意晴空一個霹靂，南軍又由江寧開來一隊人馬。

那帶兵的劉司令，乃是初次光復時有名的勇將，一到就主張用武。總司令也自以為兵多將廣，更有劉司令這員大將，何患不一鼓將

數百北軍撲滅，也不顧李紳保全地方的苦心，決意下動員令，定期六月十九後半夜一點鐘，以二千人攻製造局正門，另以三千人抄

斜橋攻西局門。又令劉軍在西門外接應。命令既下，宋使仁即往司令部領了彈藥，摩拳擦掌，預備出發。黃昏後飽餐戰飯，結束定

當，到三更時分，會齊了第五營人馬，銜枚疾走，直奔斜橋。路經西門，見新來的一班劉字軍，架槍散佈道旁，有半里餘長，一式

的灰色衣褲，軍容壯盛，器械鮮明。劉司令立馬佩刀，威風凜廩，遠望去好似一座鐵塔相仿。

　　宋使仁見有這班人後應，膽量陡增，勇氣百倍，率兵過了斜橋，走到徽州會館相近，已入製造局防禦地界。這天製造局中早已

得了消息，知道南兵當夜必來攻局，故而望台上的探海燈，徹夜不息，四面探望。南兵未過斜橋，還因有房屋遮蔽，看不真切，此

時愈行愈近，望台上照見一隊黑壓壓的人馬，疾奔來前，頓時發令開炮。使仁等只覺眼光被探海燈一耀，接連著便是轟天價一聲炮

響，呼的一聲，彈子由頭頂上飛了過去。他手下這班兵士，都是乞丐叢中的選手，聽了炮聲，都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連使仁

自己，平時勇猛蓋世，視死如歸的，也不禁心膽俱裂，忙令兵士快些臥地開槍還擊。這地方去製造局還有數里，炮火雖然能及，來

復槍彈之力，焉能射到，可憐南兵虛耗槍彈，往往如此。製造局中開了一炮之後，頓又寂然。他們卻劈劈拍拍放了一陣亂槍，見局

中沒甚動靜，仍下令前進。走不多路，又被探海燈光照見，再開一炮。南軍又伏地還擊，這樣一炮一聲，節節進攻，漸近北軍戰

濠。使仁等還以為和初開炮時一樣，沒甚危險，臥地開了一排槍之後，正欲再進，戰濠中伏的北兵，見他們已入火線，來復槍與機

關槍一時並發。南軍冷不防，受彈倒地的很多。使仁驚魂出竅，看同來的那班南兵，有些伏地還擊，有些且戰且退，有些棄刀拖

槍，落荒而走。

　　眼前流彈如雨，使仁見此情形，那裡還有鬥志，高叫一聲：「眾兵聽者，炮火無情，你們要命的，快隨我來啊！」這一聲叫，

雖雜在槍炮聲中。但他所部的那班兵士，都聽得非常真切，答應一聲，便和星馳電掣水逝雲卷一般，直往回路上奔去。望台上的探

海燈光，也釘著他們腳跟而來。更可怪的是製造局中的大炮，在他們進攻的時候，彷彿缺乏子彈似的，隔半天才開一炮，此時見他

們敗退，便連一接二的打將過來，以致使仁等這班人，急急似喪家之犬，忙忙如漏網之魚，只恨爹娘少生兩條腿，拚命的跑了一

陣，又到徽州會館附近，炮火略希使仁檢點人數，幸只失去三四個。但丟槍失帽的，倒有二十餘人。彼此都跑得精疲力盡，只可沿

壁腳坐下休息。但聽得遠處槍炮之聲更密，知道別路進的兵，又在那裡接戰，吉凶未卜，心旌懸懸。又因自己帶的兵，並未正式交

鋒，便逃走回來，深恐司令部說他臨陣脫逃，有犯軍律，便問兵士皮袋中還剩多少子彈？幸他這班兵一路開槍，子彈餘存無幾。使

仁命他們一併拋棄在田河之內，以便查問時，說因軍火不繼，故而退兵的。

　　眾兵依言，將槍彈拋棄後，又坐了多時，看看天色將次破曉，正欲整隊回部，忽聞遠處喊聲大起，遙見一隊人馬，飛奔而來。

使仁吃驚不小，走至臨近，才看出這班人都是南軍裝束，但已狼狽不堪，受傷的，拖泥帶水的，不一而足。使仁截住幾個，盤問之

下，始知西路南兵，殺得大敗而回。他們在先已攻近局門，因北兵機關槍抵抗猛烈，難以進取，又被黃浦中所泊兵船上探海燈耀住

雙眼，不參逼視。北軍炮隊跟著燈光開炮，因此南軍損失了不少人馬。後來他們軍火用罄，北軍又反守為攻，出兵襲擊，他們不得

不落茺逃走。有些爬河出險的，所以拖泥帶水。現在十停中只剩得一二停人馬，其餘都不知去向。使仁聞言，深幸自己見機早退，

沒學他們的樣，吃辛吃苦，仍落得一敗塗地。

　　當時帶領他的大軍，跟隨在眾敗兵背後，一路退走。不意西門外為他們後應的那班劉字軍，軍容雖盛，但始終按兵未動。後來

聞得南軍敗退的戰報，更不敢深入重地，卻嚴陣等候北軍殺到西門，始與他決一死戰。此時天色還未十分明亮，司令聽得遠處喊聲

震天，只當是北兵來了，也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立即傳令兒郎們開槍，一排槍開過後，敗兵中已倒了十餘人，他們原是驚弓之鳥，頓

又回頭亂竄。還是使仁有主意，他一想西門外決無北軍，昨夜曾見劉軍在彼駐紮，大約因黑暗中誤會之故，遂命眾人不必奔跑，暫

時席地坐待天色大明之後，重複上路。又將一方白洋布手巾，紮在槍頭上，一路招展，以便那邊軍隊辨識是自己人，不致開槍誤

擊。豈知西門外這班勇猛蓋世的劉字軍，見一排槍將來兵打退，以為大功告成，守著窮寇莫追的古訓，整齊隊伍，高唱得勝歌，開

回總司令部報功去了。使仁等經過西門時，已無一兵，惟有幾個屈死的南軍，還陳屍當路。附近居民，被流彈所傷的，不知凡幾。

還有一家開豆腐店的老夫妻兩口，好端端睡在床上，被一個開花炮彈由窗口擊入，在床頂上炸裂，男的腹中嵌進了手掌大的一片碎

鐵，立時身死。女的卻寸膚未傷。門外看的人很多，使仁也無心及此，率兵進城，一路上敗兵拋棄的槍械無數，使仁教那班失槍的

兵士，各人隨意拾了一桿，開回本部，自己一個人奔往總司令部探聽消息。

　　到得那邊，始知東路民軍，也已敗績。據他們說，早幾天只知製造局中只有北兵五百餘名，但交戰時候，竟好似有千軍萬馬一

般，炮火非常猛烈，他們暗中摸索，自相殘殺，因此死傷逃散的更多。總計昨夜派出五千人，回來不及一千。惟有劉字軍未失一

人，而且還在西門外打了一陣勝仗，將北兵大隊驅回，槍斃敵人無數。使仁心知他打的是自己人，但也不便說破。進了司令部，見

一班科員，往日趾高氣揚，今天都是愁眉不展，見面各無一語。晰子、運同兩個調查員，正並立在屋角裡切切私議，見了使仁，慌



忙對他招招手，問他夜來戰況。使仁大略說了一遍，不過他並沒說出自己臨陣脫逃這段故事，卻套敗兵的口脗，自言我軍如何奮勇

攻擊，敵兵如何猛烈抵抗，將次攻進局門，被兵船上連開兩炮，以致敗退等情，口講手划，歷歷如繪。晰子等都聽得舌撟不下，旁

邊有幾個別的科員，未曾聽清，又把使仁叫去盤問。晰子悄向運同道：「老衛，你看這件事怎麼得了。我原曉得南兵不中用，果然

昨兒一仗就敗了，看來這小小製造局，一定攻不下的。我們兩個，還得早些兒預備一個退步才好。」

　　運同笑道：「你放心罷，製造局中大不了只有五百個北兵，昨夜我軍派出五千人，以十敵一，雖然攻他不下，適才我聽得總司

令說，今夜決調全軍攻擊西局門，另抽五百人抄望道橋攻東門，叫做聲東擊西之法，以分裡面兵力。聽說我軍共有二三萬，差不多

用五十人，去打一人，難道還怕不成功嗎！不過今夜這場打，一定比昨夜更為兇猛，昨夜城裡城外，不是有許多房屋人口被流彈轟

壞的麼！今夜我們城內萬不能住，必須將眷屬趕緊遷往租界旅館中，或是親戚家暫時耽擱。適才我出來的時候，天才發白，已見許

多人家預備搬場，現在想必搬的人更多了。事不宜遲，遲了恐僱不到車輛。這件事倒是你我極要緊的事，至於大局如何，暫時可以

不問，必須先顧全了自家性命才好，你道是不是？」

　　晰子斂眉道：「搬場我也有此意，不過你我費了千辛萬苦，弄來的地皮，造了新房子，還沒住過一天，就給他炮火轟毀，教我

如何捨得？」運同道：「那也沒法，究竟轟毀不轟毀，也不是一定的。況且性命和房子比較，到底性命的價錢貴些，我勸你快快打

定主意，早些搬罷。橫豎這裡開了戰，也用不著調查什麼鳥事，我可馬上就要走了。你不走我也要失陪咧。」晰子歎了一口氣道：

「走咧走咧！」

　　不表二人回去搬家。再說使仁正與一班科員講得高興，壽伯進來，見了他問道：「宋連長，貴部昨夜折了多少人？」使仁答

道：「昨兒我們派在前鋒，因軍火完了，由後隊接替。最猛一仗，並未參與，所以只折得四五名兵士。」壽伯點頭道：「很好。今

兒你們軍火必須帶足，少停我開單給你往軍械處，比昨夜多領一倍子彈。因今夜總司令決調全軍進攻，不得手誓不退兵。昨夜因各

營連隊而進，被敵兵探海燈照見，容易開炮轟擊。今夜改變戰法，分數十小隊前進，使敵兵無從開炮。好在你們昨夜路徑已熟，今

夜不必會齊大隊，到半夜子正，自向原路進攻便了。」

　　使仁領命，又往軍械處取得子彈，車回本部分發眾兵，告訴他們，今夜還須進攻。眾兵聽了者不願意，有個最倔強的說：「他

們總司令部，只曉得張空口說白話，怎樣盡力進攻，不破不休，他們自己坐在高樓大屋中，知道什麼，我們卻要拚性命前去打仗，

究竟槍炮的彈子是鋼的，況在火藥中燒得鮮紅，人的身體是皮肉做的，那能和鮮紅的鋼鐵相鬥，就使被我們攻了進去，我們當兵的

出生入死，依舊是一個小兵，他們坐在家中開開口的朋友，便可以升官發財。我們誰不是爹娘十月懷胎生的，犯不著丟了性命替別

人博榮華富貴呢。」

　　使仁聽了，深恐他們一倡百和，擾亂軍心，也不做聲，在腰內拔出手槍，指著那人心口，砰的一聲響，那人應聲倒地，手足略

略敲了幾顫，頓時一動也不動了。眾兵大驚失色。使仁自己心頭也突突跳個不住，大聲對一班兵士道：「你們聽著，大凡當兵的，

都要服從長官命令，方能上下一心，所向無敵。倘若各人存了一條意見，先把權利之念放在前頭，還成什麼軍隊。他們北軍只有五

百人，昨晚竟能戰退我們五千餘人，也因他們同心協力，我軍軍心不固之故。這人口出妄言，不聽指揮，揮軍法應該處死，你們大

家以後務必聽從軍長的命令，如有違犯，請看這人的樣。」說時聲色俱厲，眾兵都不敢做聲。使仁教人把屍身拖往外間空地上，等

紅十字會前來掩埋，自己一個人盤算，北兵炮火這般猛烈，倘走昨夜的原路，想必大兵也走這條路，敵兵最注意的也是這條路，那

只探海燈，便是敵兵的眼目。倘走這條路上，一定逃不過探海燈光，那時料必仍與昨夜一般，手還沒動，就被他們一陣大炮，打得

昏天黑地。適才司令部命我分隊進兵，我不如抄他們不注意的荒田中小路前進，或能轉到敵兵背後，殺他一個措手不及。若能奪得

製造局，此功不小

　　主意既定，就在炕塌上和衣而睡，預備到晚間精神充足了，建立奇功。不意他在裡面睡的時候，他手下一班兵士，卻在佛殿左

右紛紛議論，因被使仁打死的這個兵士，在未投軍的時候，是他們同輩中一個領袖。他說一句話，數十人沒一個敢不依他的。他平

時做慣了頭兒腦兒，故在使仁面前，一時忘其所以，露出本來面目，被使仁一手槍打死。他這班伙伴，未免心不甘服，當面雖未做

聲，背後相互議論，說他自稱司令，打仗時比別人逃得更快，我們大哥適才一片話，並沒講錯。就算挺撞了他，也罪不致死。況且

我們昨夜，誰不是挨了整夜的辛苦，到今朝還要給這個好模樣我們看。我們投軍，原為著要吃碗現成飯，誰曉得國家不國家，他既

殺了我們大哥，我們今夜非得替大哥報仇雪恨不可。

　　外間兵士含毒欲發，裡面使仁睡興正濃。他夢中還率兵抄小路襲擊敵軍後路，槍聲一起，敵兵膽落魂銷，大軍乘虛攻入，由他

奮勇當先，斬關劈鎖，長驅入局，手執大旗，登高一呼，四面皆應。不期腦後飛來一顆流彈，恰在他當頭一擊。啊呀一聲醒來，始

知做了一場大夢。看天色已近黃昏，即命人做飯果腹，預備出發。這夜本定十二點鐘開始攻擊，不道九點多鍾，已聞西南方槍炮之

聲雜作。使仁知道今天分隊進攻，大約有幾個小隊性急先進，被局中瞥見，所以開炮拒敵。自己今夜走小路，比大道略遠，理應早

些出發。遂令眾兵整隊出廟，一路上開正步出了西門。見劉字軍又在道旁排列，使仁等想起早上這件事，都不免望而生畏。這班劉

字軍曉得他們是上陣去的，卻很恭敬，舉槍為禮。

　　使仁命眾兵開步快走，疾行過了斜橋，下令散開隊伍，只揀小路各製造局方面進發。斜橋以西，雖有幾條小路，但都是田道。

使仁等也不管踐踏田中菜蔬，得路便走。遇著小河跳不過的，爬過走，瞎走了一陣，漸近戰地，頭頂上時有流彈飛過。使仁高叫眾

兵士留心，話猶未畢，一個落地開花，在離他們數丈前面的田中炸裂，紅光四射，接著背後轟天一聲響，又是一個開花彈。使仁嚇

得魂不附體，大叫你們快些伏在地下，提防開花彈又要來了。他自己本走在最後，號令一出，前面這班兵士，沒一個肯聽他說話伏

地避彈的，反不約而同，一齊回轉身來，各把槍口擬著使仁，齊聲道：「你身為司令，這般貪生怕死，還有甚面目教人服從你的命

令。適才你屈殺我們大哥，我們現在替大哥報仇，先殺了你，再去殺敵。」說罷，數十枝槍一時並發，可憐使仁口也沒開，被他們

一陣亂槍，打得七穿八孔，登時倒地身死。眾兵見大仇已報，各把槍枝拋棄，脫去號衣，分頭逃散。這一枝兵，就此無形消滅。

　　還有別路民軍，雖然人數眾多，無如昨夜一戰，士氣已奪，他們以為北軍都是三頭六臂，放出來的槍彈，皆有眼珠，所以自家

人馬，雖然十倍於他，仍被他們打得落花流水。今番出隊，沒一個不提心吊膽，怕在前頭。而且這班南兵，又有一大半是新招的當

地窮民苦力居多，不但沒臨過大敵，更有一班人都有妻子家室，白天聞得晚間便要上陣，知道凶多吉少，兒啼女哭，死別生離，先

把一顆心弄得又酸又碎，彷彿閻羅王已下了請帖，一座製造局便是枉死城，走一步路，便去死近一步，一路上還有什麼軍歌慷慨，

軍樂洋洋，只有短歎長吁，垂頭喪氣，都想得一個空兒，乘隊官不留意的時候，棄了軍裝，逃之夭夭。便是祖宗的陰功積德，故而

數萬人未及戰地，已逃去十成之二。試想軍心士氣，如此不振，雖有十萬之眾，亦何濟於事。北軍今夜設備更密，鐵路兩旁，都架

有機關槍炮。民軍前鋒，也不似昨夜那般大意。用沙囊掩護相持多時。後來北軍見南兵愈來愈多，知難久敵，且戰且退，復回防禦

戰濠之內。民軍蛇行進逼，將及濠溝，被北軍機關槍射擊，不能前進。後隊民軍，拖來幾尊大炮，向局內開放，有一顆開花彈，在

北軍戰濠內炸裂，機關槍略一鬆懈，民軍奮勇衝鋒，搶過戰濠，北軍紛紛敗退。

　　這時候浦江中自號中立的兵船，見北軍失利，忙即瞄準南兵，連開數炮，南兵退走不失，自相踐踏。北軍炮隊，也竭力轟擊。

民軍轉勝為敗，死亡逃散，一半有餘，那班劉字軍，初聞民軍得手，也拔隊前進。不意走到半路上，被敗兵一衝，又被開花炮一陣

打，打得他們魂膽俱銷，回頭拚命奔逃。這一逃直逃到十六鋪外灘，被法界守兵截阻方住，檢點人數，已失去不少。自此一班人始

知劉字軍虛有其表。總司令部連得敗耗，那班辦事員都焦急非常。晰子、運同兩位調查員，將眷屬遷往租界之後，因滿腔心事，夜

不能眠，相約到樓外樓看戰。見西南方紅光燭天，以為南兵一定得手，私相慶幸。次日天還未明，急急奔往司令部道賀。因他們是

調查員，倘若去得遲了，未免被人議論他們消息不靈，將來論功行賞，恐輪他們不著，故而加早前去。豈知仍然大失所望，總司令

愁容滿面。晰子等也後悔無及，深悔不安分守己，做一個中立派。看情形南軍失敗，可以十拿九穩。自己附從他們，名字已落在花



名冊上。將來按名拿辦，亂黨二字，自然無可推卸。但自己如其真有革命思想，倒也罷了，無如他二人的本意，不過趨炎附勢，爭

榮奪利，世間類似他兩人的很多。偏偏他兩人無緣無故，弄了一個殺頭的罪名，如何情願。因此晰子想起平時素號深謀遠慮，恰在

這一層上失了把握，欲免殺身之禍，除非隱姓埋名，逃往別處。像司令部這班人，原是逃亡慣的，看事情不得了時，無妨一溜煙向

外國一跑。自己在上海，好容易東演說西開會，弄成今日的名望，如今為這件事上，不但將名望拋卻，還要將產業丟棄，豈非一失

足成千古恨。想到這裡，幾乎哭將出來，含淚對運同道：「老衛，你看我們還是打點逃走呢？還是等北軍前來捉去槍斃？」

　　運同頓足道：「你為何這等愛說死話，常言好死不如惡活，誰願意等死。況且現在北軍還未打出製造局來，我們盡可設法。我

想我二人又沒上陣交鋒，算不得附和南軍，不過宋使仁造的花名冊上，有你我二人的名字，這卻是一樁極大的大壞處，將來只恐就

在這上頭惹禍。好在花名冊還未入北軍之手，現在總務科曾壽伯處，我們務必設法將這花名冊取他出來，沒了憑據，就不怕將來出

甚岔子了。正言時，見調查監督談國魂匆匆由裡面出來，運同即忙住口。國魂見了他二人，問道：「你們二位可知道城裡罪犯越獄

這件事麼？」

　　晰子等不便回他不知，齊聲說知道的。國魂又道：「那主使刺殺宋先生的兇犯應桂馨，也逃走了，當真嗎？」晰子道：「聽人

這般說，我想沒這般容易罷。」國魂知他也不仔細，便不問這個，說：「你們朋友宋使仁，昨夜出兵，至今未回，不知曾否折兵？

你二位見他沒有？」晰子聞言，心生一計道：「我們就為此而來，宋連長現在城內本部，因昨夜逃散的兵士很多，部中一本名單，

也被他們偷去了，無從查考，這裡從前抄過一本花名冊，想借去另抄一份，再行送回，不知曾總務科員現在何處？」國魂想了一想

道：「曾總務科員，適才被總司令派出公幹去了。花名冊現由尤科員掌管，你去向他拿罷。」晰子知道尤科員便是儀芙，便教運同

在外略等，自己走進總務科，將剛才對國魂說的一片鬼話向儀芙說知，儀芙信以為真，檢出那本名冊，交給晰子道：「你抄好趕快

拿來，這裡總司令時常要查看的，免得被他追聞。」

　　晰子連連答應，手捧著花名冊，如獲異寶，還不敢走得太急，恐被儀芙看出形跡，假意問他：「曾先生哪裡去了？」儀芙四下

望了一望低聲道：「我告訴你，你別對他人提起。此間大事不妙，昨兒正午，敵軍向這連裡開了四門大炮，都打在附近民房上。今

天又有一條兵船，在面前黃浦中往來多次，像是探看我們舉動模樣。總司令十分擔憂，說此間太顯露了，不能容身，故教曾總務科

員往別處另找暗藏些的房屋，大約就在這幾天內要搬場了。」

　　晰子聽說，益發吃驚，深恐炮彈就要打來，急急辭別儀芙出來，拖運同出了司令部，方始放心。一路上將儀芙說的話告訴運

同，運同也說名單既已到手，司令部還以少去為妙。橫豎他們大事決不成功，就使成功了，我們既曾當過幾天調查員，若去運動差

使，料他們也不致推卻呢。晰子點頭稱是，走到僻處，悄悄將名冊燒煅。兩個人自此和司令部永訣，連南市都不敢來，只在租界上

探聽消息。南軍方面，果然被二人料著，當夜總司令收拾殘兵，又惡戰了一夜，仍被北軍擊敗，真所謂三戰三北，兵士殘餘無幾。

幸虧松江開來一隊援兵，還有一班學生軍，都是青年精壯，依總司令的意思，夜間還要決戰，非精疲力盡不休，卻被一班屬員力勸

說：連戰三夜，人馬皆困，若再接戰，恐難支持，還是暫行停戰一兩天，讓士卒休息休息，再圖背城一戰為妙。」

　　總司令依言，停戰了兩晝夜。到第三天，鬆軍司令自告奮勇，率領所部，和學生軍夤夜進攻。無如攻守之勢，勞逸懸殊，以逸

待勞，北軍佔便宜不少，這夜南軍依然敗績。最可憐的是松江一班良家子弟，平時因酷慕尚武精神，投入學生軍，原為學習軍事知

識起見，此番隨鬆軍司令前來，無緣無故，都在這一戰中斷送了性命。他們雖然平時蓄著滿腔熱血，無處可灑，今番得以血濺沙

場，可謂幸酬素志。但他們家中可憐的父母，聞得兒子死信，憂悶致疾者有之，欲與鬆軍司令拚命者亦有之。這些都是後話。當夜

總司令又得敗耗，知道大事已去，急召曾壽伯商議說：「現在我軍死傷逃走，所餘無幾，決難再鬥。風聞北京援兵將次開到，他若

知道我軍無人，一定要出來，佔領南市地界。我們的司令部，萬不能再設此間，束手受縛。你前日看定的閘北地方，果然很好。一

則有租界障蔽，北軍不能直接前往。二則風聲如有不妙，我們便可溜往吳淞，那邊的炮台，還在我軍掌握，暫時盡可相持。你速將

緊要文件收拾好了，與我同坐汽車前去。其餘各辦事員，你一一秘密通知他們，令他們分投前往，不可成群結隊，免得經過租界

時，被外國人留難。」

　　壽伯領命行事，不到一點鐘，這座莊嚴暄赫的司令部，已變作幾間空房，外間神不知鬼不覺，還道總司令借土遁而去。直到第

二天，閘北又發現了一個討袁軍總司令部，眾人才曉得南軍司令部在昨天半夜裡喬遷之喜，有班人因未及送饅頭糕，很為抱歉。閘

北的居民，得了這個體面鄰舍，自應竭誠歡迎。不意這班人的心肝，和別人兩樣，非惟不十分歡迎，而且還竭力反對。紛紛集議

說：「這司令部雖然只有一個虛名，已無實力，不過留在此間，究是一個禍胎。北軍知道南軍司令部設在這裡，一定要派兵前來剿

滅，免不得又要開戰，那時地方上又必和南市一般損失。故而推出代表，要求司令部照應別處，另謀高就。

　　總司令得此消息，頗為震怒，暗罵這班人忒殺可惡，當我得勢頭上，他們開大會請我前來，掛燈結綵，何等鄭重，彷彿我腳跟

踏到他們的地上，這地皮頓時有了價值。有時我上台演說，無論我說一句話，或是放一個屁，他們無不歡迎異常，掌聲雷動，過後

還要舉代表親來謝步。如今我兵敗失勢，到這裡歇一歇腳，他們竟然放下臉來下逐客之令，這樣的世態炎涼，未免逼人太甚，便決

意仿中國官場老例，笑罵由他笑罵，司令我自為之，仍舊調排軍事計劃。那班人見趕他不走，都恐慌萬狀。便有幾個只顧目前不顧

後來的人，提議寫信給外國人，請洋兵保護閘北地界，用外力強逼司令部遷出界外。此議一出，報紙上頗為反對。因中國地界，若

用外兵保護，不但暫時有損主權，而且事平之後，要求酬勞，貽誤大局，何可限量。若說為求免兵禍起見，則中國現在正當黨爭劇

烈、各處用兵之際，政府因何不將全國都交外人掌管，豈不可以立時消除兵禍。但是保護者亡國之別名，為一時之苟安，甘把土地

斷送，豈非大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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